
艾特玛托夫与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

摘 要：立足于新疆当代文学的背景，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对艾特玛托夫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译介、研究和
影响情况进行梳理。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艾特玛托夫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接受情况及其文学影
响，以及造成这种文学影响和接受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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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新疆
少数民族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
一发展进程中，学习借鉴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
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
从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在
创作方法和创作题材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
绩，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迅速融入中国新时期文
学的发展潮流，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学
习外国文学的过程中，艾特玛托夫是产生了较大
影响的一位外国作家。本文立足于新疆当代文学
的背景，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对艾特玛托夫在新
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译介、研究和影响情况进行
初步梳理。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艾特玛
托夫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接受情况及其文学
影响，以及造成这种文学影响和接受的文化因素。

一、文学渊源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吉尔吉
斯当代文学的旗手。作为一位前苏联的吉尔吉斯
作家，在创作上，艾特玛托夫十分注意从吉尔吉斯
和俄罗斯两种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也非常注重
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同时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
意识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站在人类意识的高度，对
当前有关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价值和人类命运
等重大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人类

和世界的终极关怀。这种开阔的文化视野使得他
的创作不仅在前苏联，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影
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一百多家外国出
版社出版发行，深受好评。

无疑，艾特玛托夫是对我国新时期文学产生
了重要影响的一位作家。我国 20世纪 60年代开
始翻译介绍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其中虽然由于中
苏两国关系的变化对艾特玛托夫的译介产生过一
定的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
品不仅被翻译成了中文，有的还一版再版。一位学
者在谈及我国新时期对世界文学的接受情况时，
曾不无感慨地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
的程度不亚于海明威。”[1]张承志、路遥等中国当代
著名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响。
而在新疆，艾特玛托夫对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的
影响更是显而易见。这种影响绝非偶然之事，而是
有着很强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处于东西
方文化的交汇中心，自古以来就与其他许多国家
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往来，尤其与中
亚诸国毗邻的地理优势，以及新疆各少数民族与
俄苏许多民族为跨境民族（如柯尔克孜在中亚被
称为吉尔吉斯，其他还有哈萨克、维吾尔、乌兹别
克等），相同的文化背景与相通的语言，决定了新
疆在接受中亚等外来文化时得天独厚的条件，从
而形成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亚诸民族之间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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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持续不断的传统。到近现
代，从 19世纪起，新疆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
开创新的现代文化和文学，积极学习外国文化，接
受外国教育，接受了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
学的影响。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这些优秀
的俄苏作家都曾对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产生过较
大的影响。20世纪前期，盛世才政府的“六大政策”
中将“亲苏”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密切加强与
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采取了一系
列对新疆各民族文化、教育及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的举措：如向苏联派遣留学生、邀请苏联专家和教
师到新疆帮助开展工作，在新疆发行苏联的各种
书籍报刊等，这些措施极大促进了俄苏文化在新
疆的传播与影响。三区革命时期，维吾尔、哈萨克
及汉、俄文版的各种报刊广泛发行，这些报刊都辟
有文艺副刊，除发表作家的作品外，还大量译介了
俄苏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马雅可
夫斯基和高尔基等）的作品。因此，新疆少数民族
与俄苏文学之间的交流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学习
接受俄苏文学影响是有着历史渊源的。正如有的
学者所发现的：在新疆，俄苏文学传入并产生影响
比内地要早。[2]6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译介外国作家作
品的热潮，艾特玛托夫正是当时被广泛译介的外
国作家之一，也是学者公认的对中国当代文学最
有影响的四个作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海明威、福克
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对
艾特玛托夫的接受正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环境
中进行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接受外来文学影响的
一个组成部分。[3]

二、翻译与研究

文学翻译是文学接受与影响得以发生的基
础。老舍先生曾精辟地指出：“翻译是个关键问题，
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4]艾特玛
托夫的作品之所以不同程度地对新时期新疆各少
数民族文学产生了影响，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
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被翻译介绍到新疆来了。

在新疆，80年代开始是国内外的优秀作家和
作品被广泛翻译成新疆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时期。
这一时期，《世界文学》（维文）、《塔里木》（维文）、
《天尔塔格》（维文）、《地平线》（哈文）、《曙光》（哈
文）、《新疆柯尔克孜文学》（柯文）、《语言与翻译》
（柯文）、《克孜勒苏文学》（柯文）等杂志陆续创刊
和复刊，它们与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
和《新疆日报》（维文、哈文）、《乌鲁木齐晚报》（维

文）、《克孜勒苏报》（柯文）等报纸一起陆续翻译介
绍了大批优秀的外国和内地汉族作家的作品。在
外国作家中，由于语言相通，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在
新疆的译介十分便利，其作品除译自汉文外，有一
部分直接从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翻
译而来：《再见！古力沙拉马》（短中篇小说选）《断
头台》（长篇）等作品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乌
兹别克文版本翻译成维文；《一日长于百年》（长
篇）、《第一位老师》（中篇）等作品根据哈萨克斯坦
出版的哈文版本出版了新疆的哈萨克文版本；而
《白轮船》（中篇）、《一日长于百年》（长篇）、《再见！
古利萨雷》（中篇）、《红苹果》（短篇小说）等作品则
由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的吉尔吉斯文版本出版了新
疆柯尔克孜文版本。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维吾尔
族是新疆少数民族中占据比例最大的民族，维吾
尔语在新疆少数民族中使用范围最广，所以艾特
玛托夫作品翻译成维文的情况相较于其他民族语
言数量最多，很多重要作品还再版。[3]不仅如此，艾
特玛托夫的许多作品片段入选到维吾尔文和柯尔
克孜文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这其中既包括《永别
了，古利萨雷！》《成吉思汗的白云》等著名作品，也
包括艾特玛托夫《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生活与
回忆》《在著名<玛纳斯>演唱家萨雅克拜葬礼上的
演讲》等散文作品，同时有的教材还节选了长篇小
说《一日长于百年》中“曼库特的传说”故事。

除了大量翻译，一些研究者加入到扩大艾特
玛托夫影响的队伍中来。从 80年代开始，新疆的
一些少数民族学者、作家陆陆续续在期刊杂志上
发表了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
文有的向读者介绍了艾特玛托夫的生平和创作，
如阿力木江·阿布都克热木（柯尔克孜族）的《艾特
玛托夫———吉尔吉斯民族的骄傲》（新疆柯尔克孜
文学），麦麦提居苏甫·阿曼图尔（柯尔克孜族）《世
界文学舞台的艾特玛托夫》（《新疆柯尔克孜文学》
2008年第 5期）等，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读者进行
了关于艾特玛托夫的普及性传播，满足了少数民
族读者了解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事的愿望；有的分
析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人物、动物形象，如艾赛
德·苏莱曼（维吾尔族）的《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图
腾意识》（文学研究论文集）、曼拜提·吐尔地（柯尔
克孜族）的《艾特玛托夫创作中的人》（《新疆柯尔
克孜文学》（柯文版）1997年第 1期）；有的对比分
析了艾特玛托夫与中国作家的创作，如曼拜提·吐
尔地（柯尔克孜族）《鲁迅与艾特玛托夫》[新疆柯尔
克孜文学（柯文版）1993年第 1期]；有的则运用比
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了艾特玛托夫与中国文学、新
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其中 2009年哈萨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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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浩斯里汗·哈米江在 2009 年第 10 期维文杂志
《塔里木》上发表的《维吾尔当代文学与钦吉斯·艾
特玛托夫》一文，不仅对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进行了
简要的评析，而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比研究了
艾特玛托夫与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祖尔东等维
族作家、苏里坦、朱马拜等哈萨克作家的创作，认
为艾特玛托夫对新疆维吾尔当代文学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可以说，新时期新疆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翻译
与学者的研究，扩大了艾特玛托夫在新疆少数民
族中的影响，促成了 80年代开始形成的“艾特玛
托夫热”。

三、影响与接受

关于艾特玛托夫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
情况，限于篇幅限制，本文将作散点式透视，以期
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一番巡礼。

艾特玛托夫出生于吉尔吉斯的塔拉斯谷地、
天山之麓的小山村———舍克尔，可以说这里是他
文学创作的起点，也造就了他创作鲜明的地方色
彩。这种地方色彩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环境、民俗风
情的描绘上。“正是在童年时代才造就对母语的真
正认识，正是这个时期人才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的
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和一定的文化，有着不可分
割的联系。”[5]6故乡奔腾的河流、辽阔的草原、高耸
的群山和吉尔吉斯族民俗风情的描绘构成了艾特
玛托夫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之具
有鲜明吉尔吉斯民族特色的民间神话传说的穿插
运用，无不凸显出艾特玛托夫作品浓郁的民族和
地域特色。无独有偶的是，深受艾特玛托夫影响的
维吾尔作家艾合坦木·吾麦尔同样是一位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的作家，他曾毫不讳言地说：“我拜读
的艾特玛托夫作品给予我很大的鼓励。”[6]艾合坦
木出生于南疆塔克拉玛干边缘的麦盖提，作为维
吾尔族生存的特殊生活环境、生存空间的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由荒漠、戈壁、干旱的气候构成的自
然地理环境，深深影响了艾合坦木的创作，对沙漠
环境的熟知程度构成了他小说中自然环境描写的
现实基础。酷热的沙漠、冒着热气的沙丘、因缺水
而枯萎的树枝小麦，和在极度干旱的沙漠里仍然
顽强生长的摇曳的红柳、虽被酷暑灼烤晒得黝黑、
一年到头只有一件衣服但依然露出像棉桃一样灿
烂笑容的沙漠腹地的人们（《生蛆的涝坝》）一道构
成了艾合坦木作品鲜明的“塔克拉玛干之魂。这个
魂我们无法在摄影师的胶片和画家的画布上看
到，只能在艾合坦木·乌麦尔的小说中体验到”[7]。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哈萨克作家朱马拜的创

作中。通读朱马拜的作品，我们明显发现与艾特玛
托夫相似的特点（而朱马拜也是浩斯力汗·哈米江
论文中提到的深受艾特玛托夫影响的少数民族作
家之一）。在他的小说集《蓝雪》中，我们看到，基于
对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了解，朱马拜不论对天山
景物、牧民们放牧转场狩猎生活，还是哈萨克族叼
羊抢婚等民俗的描写都得心应手，这一切赋予他
的作品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在风格上与艾特
玛托夫十分接近。尤其《少妇》这篇小说，无论叙述
风格还是作品情节以及人物的设置，都与艾特玛
托夫的《查密莉雅》惊人地相似。小说中作为小叔
子的“我”对小嫂子朦胧的喜爱依恋之情和对小嫂
子美的崇敬之情的描写令人想到《查密莉雅》中类
似的情节。

茅盾曾说：“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
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
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
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
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而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位“为
人民写作”的作家，他说：“写作应当使大家感觉到
文学和人们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并能得到精神上
的支柱。”[5]147所以他满怀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
一腔热情，以牧民、渔民、铁路工人、小学教师、看
林人、妇女等普通劳动者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
写他们的畜牧生活、渔猎生活、情感生活等，写他
们同自然、社会、时代的矛盾冲突，写他们遭遇的
不幸以及在悲剧性命运中显现出来的美好情操。
这又使艾特玛托夫成为一位关注描写民族精神的
作家。

维吾尔当代著名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西也
认为作家“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人民服务的
文学不就成了反叛文学吗？”[8]巴格拉西关注普通
劳动者的生活，以他熟悉的司机、工人、老农、洋铁
匠、制靴匠、清洁工、小商贩等作为主人公，反映他
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他们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遭遇命运，以及他们身上的美好情操。作品
中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喻（如《七月流沙》中艾塔洪
的头皮 “就像用沙子擦洗过的铜壶似的、红中透
亮”），民间故事的穿插与运用（如《罪与罚》直接引
入维吾尔民间故事“乌尔托合马克”和不平凡的
“达斯罕”），都使巴格拉西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
艾特玛托夫的风格”[9]的作家。而事实上，钦吉斯·
艾特玛托夫确实是巴格拉西“最崇拜、最喜欢的作
家”之一。[10]

柯尔克孜作家艾斯别克·阿比罕同样是一位
以写柯尔克孜普通人生活见长的作家，他的《填写
报表》《一对年轻夫妇的窃窃私语》《可惜我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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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马呀》《涛涛格孜库勒湖》等小说描写了普通的
柯尔克孜牧人、会计、年轻人的平常生活，从中挖
掘了普通人身上的诸如正义（《填写报表》中的会
计）、为保卫自己的美好生活与旧势力作斗争（《涛
涛格孜库勒湖》中的人们）和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
貌顶着压力离开山区去大城市学习掌握科学知识
（《星星为什么微笑》中的山区姑娘）的美好品德。
虽然他的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却因反映了不同
时代柯尔克孜人的生活及思想观念的变化，凸显
了民族精神，因而在柯尔克孜文学中产生了较大
影响。所有这一切得益于艾斯别克作为一名柯尔
克孜作家对艾特玛托夫的天然亲近感。

在当代文学史上，艾特玛托夫被公认为一位
杰出的生态作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正思考构
成其创作的突出特点，也使他的创作突破了民族
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他的《白
轮船》《断头台》等作品都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等问题著称。受艾特玛托夫创作的激励，新疆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作家也纷纷推出了
类似题材的作品，从而开创了新疆各民族生态文
学的繁荣局面。进行这一题材创作的作家有维吾
尔族的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瘸腿的鹿》）、托乎提
阿尤甫（《狼母》《狼与人》）、艾合坦木·吾麦尔（《生
蛆的涝坝》）、艾则孜·萨吾提（《狼崽蓝眼》）、亚森
江·斯迪克（《沙漠》）等，哈萨克族的苏里堂·张波
拉托夫（《猎骄昆弥》）、朱马拜（《山顶上的事情》），
柯尔克孜族的艾斯别克（《大象的眼泪》）、阿不都
热合曼·司马义（《心愿》）、曼别特吐尔逊·玛特克
（《狗熊妈妈》）等。上述作家创作的一个共同点是：
在他们笔下，动物往往是充满了灵性的，像朱马拜
笔下的白马（《白马》）、棕牛（《棕牛》）、艾则孜·萨
吾提笔下的狼（《狼崽蓝眼》）、艾斯别克笔下的大
象（《大象的眼泪》）、曼别特笔下的熊（《狗熊妈
妈》）等。作者往往以拟人化的手法展开动物的心
理，甚至写到它们不仅能够在人危难之际施以援
手，而且作恶之际在人的谴责之下良心发现（《狼
崽蓝眼》），其中充满着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理解，
荡漾着一股浓浓的温情（这种描写很容易让我们
想起艾特玛托夫作品中长角母鹿、野鸭鲁尔弗和
阿克巴拉狼的描写）。但同样与艾特玛托夫非常类
似的是，这些小说中的动物们却因为人类自我中
心主义的原因或被迫害致死（白马），或被迫迁徙
至深山又为生计所迫袭击羊群和人类（狼、大象），
从而导致了人类自己的悲剧。其中蕴含的警示意
义与艾特玛托夫如出一辙：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必
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

另外，在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与

艾特玛托夫相似的作品并不少见：祖尔东·沙比尔
是维吾尔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五大作家之
一，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奖项。如果对比一下他
的短篇小说《塔里木河不会倒流》和艾特玛托夫的
《查密莉亚》，我们就会发现两部小说的相似性：
两部小说都写了一个嫁入富家的女人冲破封建传
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的故事；小说的女主
人公努尔阿尼亚和查密莉亚都是幸福生活的勇敢
追求者，她们为追求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心心相
印的爱情，放弃了原本富有的生活，两人无论在心
理还是个性方面都非常相似。《查密莉亚》和《塔里
木河不会倒流》中女主人公所追求的理想爱情的
实质，是对人性和人道的渴望与肯定。这样的内容
恰恰反映了前苏联在结束斯大林的统治，文坛恢
复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文学中的“人道
主义不仅只是在于表现人的爱，对人的自由及其
内心世界的尊重，而且在于肯定部分地体现了全
民命运的个人的命运”[13]这种大背景对艾特玛托夫
创作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刚结束文化大革
命，新疆维吾尔当代文学文学发生转型，把视角逐
步转向人和人的一切、追求人性和人道的表达时，
与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契合。

不仅如此，与《查密莉雅》非常类似的是，《塔
里木河不会倒流》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在表达女主
人公对封建宗法制思想进行抗争从而使作品具有
了鲜明的时代气息的同时，更在女主人公大胆追
求自由生活的过程中非常细致地呈现了人物内心
的矛盾与斗争，从而一改文革十年维吾尔小说塑
造人物时较多关注人物外表，描写流于概念化形
式化的局限，通过深入到人物内心的描写赋予人
物以立体生动的特点。可以说这也是构成祖尔东
小说“深入揭示民族的心理特点，塑造生动的民族
性格”[2] 66，从而在当代维吾尔文学中形成独树一帜
的鲜明特色，而这也成为维吾尔甚至新疆少数民
族文学描写日益深化、成熟的一个显著标识。

此外，苏里堂·张波拉托夫的《猎骄昆弥》中宇
宙人看地球的情节令人想起艾特玛托夫的《断头
台》，而托乎提·阿尤甫的《狼母》与《白轮船》则不
同程度地相似。

至此，本文对艾特玛托夫与新疆新时期少数
民族文学关系的初步探视就告一段落了。虽然文
中的散点透视还较为粗疏、简略和不系统，但却透
露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
大大促进了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
展———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闻一多先生
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本土形式的花开
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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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
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新
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那是你
的福份。你有勇气接受它，是你的聪明，肯细心培
植它，是有出息，居然开出很不寒碜的花朵来，更
足以使你自豪！”[12]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对艾
特玛托夫的接受和借鉴足可视为闻先生这段话的
一个成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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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nimalist framework, economy principl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 and Economy of Derivation. Economy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every
constituent can be interpreted. Economy of Derivation is the merger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interface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Litip Tohti, the Shortest Move, Procrastinate and Greed principles are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Uyghur and Altaic languages as economy principles. This paper bases on the Chomsky (1993, 1995), Litip
Tohti (2001, 2004), Deng Siying(2002). Dai Manchun(2005) related positions, discusses the economy principles in
Uyghur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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